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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書訊： 

  故事中的母親，莎拉，為了救罹患急性前骨髓性白血病的女兒凱特，利用

醫學科技生下擁有與凱特完美被何基因型的安娜，即書中女主角，從她的誕生

開始就是一連串為了拯救姊姊，凱特，特意安排的基因工程，如果凱特沒有生

病，那我會在哪呢？是她一直以來的疑慮。然而，在被要求捐出自己的一個腎

臟之前，安娜從未真正擁有自己的身體決定權，十三年來，安娜不斷供應凱特

血液、白血球、骨髓、幹細胞，這次輪到她的腎臟。無法忍受被視為供給藥糧

的她決定反擊，控告她的父母忽視自己的身體使用權。 

 

  《紐約時報》暢銷作家皮考特以不同人物的口吻來接續故事的發展，探討

一個極具爭議性的話題；對「愛」有深入的刻劃及詮釋，以細膩的筆法，精妙

的細節，靈巧的掌握人與人之間脆弱敏感又錯綜複雜的關係。 

 

 

二●內容摘錄： 

  流星並非星星。它們只是進入大氣層，與空氣摩擦著火的隕石。我們看到

它時向它許願，其實它只是太空碎片拖曳的光。在天空的左上限裡，一個光點

爆炸成一道新的火花光束。「我們每天晚上在睡覺的時候，也都像這樣嗎？」

安娜問。那是個很好的問題－當我們沒注意的時候，所有美好的事都在悄悄的

發生嗎？我搖頭。就學理上來說，地球的路徑一年經過這種彗星沙礫尾巴一次。

可是像今夜如此炫目的流星雨秀，可能一輩子才碰的上一次。（p.207） 

 

 

三●我的觀點： 

  如同皮考特女士的質疑一般，身為藥糧的孩子，當他解救的對象不再需要

自己，或者是說，那個對象最終消失了，會不會開始懷疑他出生的唯一理由是

因為他擁有可以和某人完美配型的基因？這樣說來，誕生在世界上的其實不是

生命而是活體培養皿？ 

 



  在我看來，雖說身為父母想救自己兒女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在因此生下另

一個孩子的同時，只灌輸他「你的出生是為了拯救你的兄弟姐妹」那是不公平

且殘酷的。在這個醫療技術進步的時代裡，我們不得不承認幹細胞的研究有很

多優點，且很重要，但是這類科學研究就像一般的事物一樣擁有許多不同的層

面，有時候研究者和政治參選人會陷入倫理和科學細節的泥沼裡，而忘記人類

是有感情的，是會感到絕望或是恐懼的，例如安娜和她家人之間所發生的爭執

和體諒。 

 

  剛開始，看到安娜對她的父母提出控訴時，我感到十分訝異，沒想到一個

十三歲的女孩會有這樣的舉動，應該說，我產生跟莎拉相同的想法”她寧願眼

睜睜看著自己的姐妹送死，也不貢獻自己的腎臟？”當然，這對安娜是一種極

不公平的說法，但出於本能的，我們產生了一種批判。然而，當我設身處地的

思考過後，安娜的行動絕對不是出自於殘忍，而是一種對自己身體掌控權和心

靈的堅持，她從不希望凱特死亡，但是凱特的死亡將是她一生中最大的解脫。 

 

  換一個角度來思考，莎拉，身為兩者的母親，一方面想拯救不斷逼進死亡

的凱特；一方面還得顧及每一個孩子，這顯然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或許

她並不是真的把安娜視為藥糧，她也想表現得更愛她就像愛凱特那樣。但在某

些時候，兩者只能擇一的時候，她選擇放棄安娜，我認為那有點類似當我們在

櫥窗前看到喜愛的商品時，永遠會先選擇即將售完的那個。莎拉她知道安娜會

在那裡等她，等哪一天凱特不再是第一優先，她以為自己會有機會補償。但在

故事的最後，那一場車禍奪走了安娜的生命，這是莎拉沒想過的，也是她最深

沉的遺憾及悲痛。這也讓我體認到，有些人事物，是錯過就無法挽回的，當我

們以為它會在哪裡等待的時候，它可能早像流星一般墜落至地平線，但是在這

種抉擇下，我們該抓住哪一個？莎拉在故事中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角色，有人同

情也有人批判，反思自己，我也沒有自信能在這種情況下做出完美的決定，沒

有人可以剝奪他人的身體自由意識，但身為孩子的母親，怎麼捨得讓自己的孩

子死去？ 

 

  在故事的最後，一場車禍結束了一切，除了驚愕外，一種難以言喻的悲傷

襲上我的思緒，安娜幾乎捨棄了一切，如此勇敢的為自己爭取，為什麼是這樣

的結局呢？但我相信這個安排是有原因的。有人訪問皮考特女士這個結局的用

意，她說：「因為這不是一本皆大歡喜的書，你從第一頁就知道，書裡頭沒有

輕鬆的解答。就醫學來說，這個結局是這個家庭實際上可能發生的情節；就主

題來說，那是唯一能對所有書中人物當頭棒喝的方式，告訴他們什麼才是生命

中最重要的。」她的回答提醒了我，從一開頭，我們就在不斷的猜測著結局，

安娜最後官司打贏了，也象徵宣告凱特將得不到救治，我不認為這樣就會是一

個好的結局，既然如此，那麼”生命中什麼是最重要的？”或許對許多人而言，

答案不只有一種，對於費茲傑羅家而言（當然對我來說也是如此），最重要的

是把握每一個家人還活著、還在一起的時刻，因為所有美好的事都在沒有注意

時悄悄的發生了。 

 

四●討論議題： 

  茱迪皮考特女士，表示創作《姊姊的守護者》的主要原因在於他的上一本



小說《第二眼》。當她為那本小說找尋優生學的資料時，無意中得知它（優生

政策）的資金在 1930 年代枯竭時，也正是納粹開始基因組計畫，很多人視之為

「現代的優生學」，雖兩者不盡相同，但他們本質上的相同之處使她開始了小

說架構，在醫學科技如此大幅躍進之後，端視個案的需求，不滿意的胚胎將被

放棄。再加上一個實體的案例：一對美國夫婦成功的懷了一個與他姊姊骨髓配

型相符的寶寶，他的姊姊深受一種罕見的白血病之苦。他的臍帶血捐給姊姊，

使她在幾年後仍處於緩解期。 

 

  這件案例的結果是美好的，因為他的臍帶血發生功效了，而且這樣的捐贈

並不會對當事人構成直接的剝削；但萬一不幸的是，他的出生沒有帶來任何好

轉，那麼他會不會認為自己也有責任，或是認為自己的出生沒有價值，又或者

說，受幫助的那人如此依賴著捐助者，就如同間接寄生一般，是否也感到生命

尊嚴的被踐踏以及不真實？這不僅是皮考特女士的質疑，也是身在醫療進步時

代中的我們該有的疑慮。究竟我們該用甚麼態度來處理這一類醫學治療的問題

呢？ 

 


